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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最大健康展 宁静祥和功法受欢迎 
【明慧网】瑞典最大的

健康展于2014年3月29日、

30 日在斯德哥尔摩市北部

的索拉那举行。法轮大法以

其高效改善身心健康的神

奇功效，深受民众喜爱。 

瑞典教师丽娜说：“一走

近这里，感觉就不一样，这里

让人感到宁静祥和，我要在我

的研讨会上介绍法轮功。”  

一位中年男士曾是美

国电视台科学频道的主播，

现在瑞典做记者。他详细询问了中共导演的“天安门

自焚伪案”真相，表示要学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一位中国女留学生特意赶来看法轮功功法演示，

她的故事很令人寻味。5 年前的她，脑中灌满了中共

谎言，来瑞典后才了解真

相。在她急需帮助时，是法

轮功的书籍使她从困境中

走了出来，这令她很感动。

她还讲了这样一件事：

刚到瑞典时，她住在一对善

良的瑞典人家里，这对瑞典

夫妇很喜欢中国。一次，当

他们批评中共暴政时，她气

得哭了。她说：现在明白了，

自己把中国和中共混淆了，

中共不代表中国。她希望中

国人不再被中共欺骗，要多

问几个为什么。◇ 

习 近 平 访 法 德  法 轮 功 学 员 呼 吁 法 办 江 泽 民

曾庆红、李岚清等恶人，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先生在发言中说：“法

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自 1992 年在中国传出后，成千

上万的中国民众开始修炼。1995 年 3 月，李洪志先生

应邀来法国传授法轮功，使法国众多的修炼者受益，

身心健康。然而 1999 年 7 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

妒嫉，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被中共当

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确认的就有 3745 名。成百

上千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被关进精神病院折磨

或被劳教，甚至被强制活摘器官。虽然中共劳教所解

体，但是迫害又转入了江泽民开办的“610”（中共迫

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洗脑班。

这场迫害使多少儿童失去父母，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

使多少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 

他说：“中共（注：中共不是中国）只有暴力和

【明慧网】2014 年 3

月下旬，习近平访问法国、

德国之际，当地法轮功学员

举行和平集会，呼吁法办迫

害元凶江泽民及其同伙。 

3 月 29 日，习近平访问

德国北威州首府杜赛尔多

夫，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前

广场和海涅广场举行大型

集会，呼吁法办迫害元凶。

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WDR）

的记者组专程前来，对法轮

功学员的和平集会（包括功

法展示、征集签名和学员演

讲等）做了全面采访，并于

29 日晚在“习近平访问杜赛

尔多夫专题”下播出，在这

个 3 分钟的电视报道中，有

关法轮功学员集会的报道

占时近 1 分钟。 

在此之前，习近平到访

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和里昂

市时，当地法轮功学员也举

行了讲真相活动。 

3 月 27 日上午，法国法

轮功学员在巴黎中国大使

馆前举行集会，呼吁习近平

惩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

泽民、罗干、周永康、刘京、

谎言，是世界上巨大的暴力

源。只有让世人看清真相，

世界才会有更多的光明与

和平。” 

“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

织”法国代表金（King）先

生在发言中说：中国的器官

移植不同于任何国家，移植

器官大多来自囚犯，其中有

许多是良心犯、法轮功学

员。他希望结束中共活摘器

官的罪恶。 

法国、德国法轮功学员

并在集会现场集体炼功，展

现了法轮功的平和。◇  

左图：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记
者采访法轮功学员的和平集会 

巴黎中使馆前，呼吁法办迫害元
凶江泽民及其同伙。 



明 慧 周 报   连云港版     法 轮 功 的 故 事                         2014 年 4 月 7 日         第 2 版

学、控制论、信息论……从所有的科学体系中证明有这

么一个“生命科学”，但是实证科学又解释不了。 

我又看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路，

基督教、佛教、道教，所有能够列入气功研究道路的，

我都去看。我明白了：真的有“修炼”这条路。 

所有人都在追求的、根本的真理 
开始，我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广泛地学。但是许多人

也知道了我在学，当时中国有名的气功师都来找我（要

我帮忙，提供方便），我们之间成了朋友，他们也把他

们的好东西教给我，让我见证了许多神奇。但我有许多

问题不明白。直到 1992 年，这一大堆的问题，法轮大

法都给我解答了！我才知道了法轮大法和那些气功的差

别。那些是皮毛，这个才是宇宙的真理。 

谈到法轮大法，叶浩说：法轮大法就是修炼。什么

叫修炼呢？修炼就是追求生命更高级的一种升华，按释

迦牟尼说的，就是追求“涅槃的彼岸”。法轮大法是属

于性命双修的佛家上乘修炼方法，按宇宙最根本的道理

——“真、善、忍”去修。 

每个人可能都想过：人生宗旨是什么？有人因为找

不到更明确的答案，他就觉得，结婚、生孩子，有个幸

福美满家庭最重要；有的说钱多一点，财富更重要；有

的人认为追求科学最重要；有人说我为人类创造幸福，

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最重要……各种各样的人，他就在

他的理解、他追求的目标上努力去做。 

但是，所有人可能都想过：人到底怎么来的？到底

人活着为什么？只不过这个问题算是人类很高的秘密，

所以这答案很难找。佛家也在讲，道家也在讲，为什么

那个真理和这个真理不一样？因为是不同层次的真理，

还有一个更高的真理。法轮大法告诉了人们，宇宙到底

是怎么回事，宇宙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人从哪里来

的，神怎么安排的人类。把更高深的东西，最完整、最

系统、最彻底地展现给了人，这真是所有人都在追求的

根本的真理，所有人都会非常感兴趣。但是，这是很难

得到的，佛家讲，有缘才能得，你没缘得不到。（节选
自明慧十方《走出政治 走入修炼》）◇ 

走 出 政 治 走 入 修 炼  
叶浩，1937 年出生于福州，1957 年毕业于清华大

学，后在公安部担任要职。叶浩先生于 1978 年开始秘
密研究和学练气功，1986 年开始公开宣传气功，1992
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个从青年时代就接受共产党政
治干部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把政治生命、政治灵魂看
得高于一切的公安部高级官员，为什么敢涉足被共产党
指责是封建迷信的气功研究呢？在探索了至少 8 个不
同领域，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之后，叶浩是如何成为一
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呢？我们来听听叶浩的心声。 

我思想整个糊涂了 
我 19 岁（1956 年）读清华电子系三年级，当时逢

“整风反右”，清华、北大是“右派”最密集地区，清

华好多系的“党组织”、整个“政治教研组”都“倒了”。

我们那时候 3 个班，100 人，学生会主席、团书记都在

我们那儿，全“倒了”。 

我在同学中年龄最小，1957 年当清华大学的政治

辅导员，接受共产党政治干部教育，并跟其一起“打右

派”。但这些“右派”都是我的师兄，是引导我“前进”、

引导我认识共产党的，而现在我却得说：你是“反革命”！

我当时把北京所有的大字报都看了，我的思想整个

就糊涂了。因为这些“右派”的观点，都是我的观点；

我的每个观点，都是他们教我的。现在，我却得去批判

他们。我说这根本是不合理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彻

底失眠——良心责备，真理渺茫。 

中医、针灸、食疗、气功 
我 1957 年毕业，开始在清华当助教，1960 年就到

了公安部。1963 年，我得了一种病：不能吃任何东西，

一吃就吐。我不能吐出来，那我就全完了，我必须把吐

到嘴边的泔水再吞下去，吞下去再吐，吐了再吞，一顿

饭得吐几百次。 

因为我单位是文化大革命的“引子”，我们就被送

到东北“下放劳动”，后又回到老家浙江。我当时病得

很厉害，为了活下去，我就学中医，没有用；又学针灸；

后来针灸也不行了，就开始做各种健身运动。最后什么

办法都治不了，就研究食疗、食补、药补。 

1978 年，我通过各种渠道回到北京。当时气功热，

我坚决不学。那时候是“政治高于一切”，叫“政治灵

魂”、“政治是生命”。气功被叫作“封建迷信”、“反

革命”。让自己“高贵的政治生命”去搞“封建迷信”，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 

但是我身体越来越垮，支持不住了，已经没路可走

了。我就在马克思主义里寻找，看政治干部可不可以学

气功。看到书中说“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出自

《共产党宣言》），就是说，幽灵是有的，灵魂是有的，

那有灵魂就可以研究气功了。 

当时，我的工作是可以自己开辟新研究领域。毕业

后，我已变换了 8 个专业，不断找科学新道路。于是，

我泡在北京图书馆研究气功。从宇宙学、天文学、系统

叶浩先生与家人在加拿大 



人也不得而知。一段时间后，家人从

律师那里得知王亚敏被转移到位于

南通市南通东路六十三号的南通女

子监狱。而随后王亚敏再次被转移到

南京浦口监狱精神病院的事，当时就

连律师也不知道。  

直至2006年 4月 5日晚八点半，

恶警才通知王亚敏家人去南京浦口

监狱精神病院看她，也正是此时，王

亚敏家人才真正得知她的下落。  

王亚敏的丈夫和女儿经常以泪

洗面、伤心不已，盼望亲人能早日摆

脱邪恶的魔爪，回家与他们团聚；同

时王亚敏的母亲也因受迫害常年流

离失所在外、有家难回。  

“610”多次绑架 罪责难逃

历经磨难、九死一生，重获自由

后，经过亲人半年多的悉心照料，王

亚敏的身体才逐渐有所好转，然后慢

慢开始正常学法炼功后，才最终得以

康复。王亚敏的家人曾先后两次进京

上访，控告东海县“610”流氓恶警

的罪恶行径，均未得到明确的回复。

除上述迫害外，王亚敏至少还曾

三次遭东海县“610”绑架迫害：  

2010 年 7 月 24 日，王亚敏外出

讲真相时，遭东海县“610”恶警绑

架。后正念解体迫害，获得自由。 

2012 年 9 月 20 日，王亚敏遭东

海县“610”伙同东海县西双湖派出

所、牛山派出所恶警绑架。遭刑讯逼

供后，被劫持到东海县看守所非法囚

禁。后闯出黑窝，于同年 10 月 11 日

回到家中。  

2013 年 7 月 2 日晚，王亚敏遭

东海县“610”恶警绑架，并被非法

关押在连云港市看守所遭受迫害。后

王亚敏闯出牢笼，于同年 7 月 9 日重

返家园。  

东海县公检法不仅对法轮功学

员，对其他普通百姓也是横加迫害，

很多人私下都骂中共是流氓黑社会。

王亚敏惨遭迫害的苦难经历，再次暴

露了中共的流氓本性，暴露了中共政

权的残暴和中共公检法的黑社会本

质。中共必亡。（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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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 4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61 亿。 

东海县好医生遭劳教判刑、药物摧残（下）

（接上期）（明慧网通讯员江

苏报道） 

秘密诬判四年、药物摧残  

东海县法院最终改为 2006 年 1

月 16 日对王亚敏进行非法庭审，并

扬言说至少要判三年。当天，王亚

敏始终不承认恶徒强加的迫害及莫

须有的罪名，坚决拒绝签字，使得

非法庭审闹剧无法继续，东海县法

院原计划将非法庭审推迟到当日下

午继续进行，但最终不了了之。但

东海县“610”恶警不肯善罢甘休，

在他们的暗箱操作下，2006 年大年

前，即皇历腊月二十八，王亚敏遭

东海县法院秘密强行诬判四年，据

悉，此次，连云港新浦区也有八名

法轮功学员被强制诬判重刑。王亚

敏不服，向连云港市中级法院提起

上诉。  

在东海县“610”的一手操控

下，东海县看守所、东海县检察院、

法院、连云港市中级法院、联手对

王亚敏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残酷迫

害。  

在王亚敏被非法囚禁在东海县

看守所的半年里，除东海县“610”

恶警多次对她酷刑逼供，曾连续八

天八夜不让她睡觉外，看守所副指

导员恶警王芳每天强迫她长时间做

苦役，并且在数九寒冬都不让其穿

鞋袜，逼她光着双脚，期间王亚敏

遭到恶警王芳的多次毒打，经常被

打得鼻青脸肿。  

由于长期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

磨，尤其是恶警丧尽天良的对王亚

敏施以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摧残，

致使王亚敏生活无法自理，身体极

度瘦弱，不能吃饭，反应迟钝，甚

至失去理智，毫无意识和知觉，出

现种种精神分裂症状，甚至叫她的

名字、让她拿筷子吃饭等都没有任

何反应。  

就是这样，“610”还示意看守

所里的恶警对王亚敏野蛮灌食。到

后来，王亚敏已经被折磨得产生幻

觉，感觉被子里、碗里、身上到处

都是药味。  

恶警王芳做贼心虚、担心自己

残害王亚敏的罪行暴露，伙同东海

县“610”催促连云港市中级法院

抓紧判决，以便及早把人弄走，借

机推卸罪责。连云港市中级法院相

关不法人员心知肚明、迅速做出反

应、维持原判。  

随后，被迫害致出现严重精神

分裂症状的王亚敏被东海县看守所

恶警劫持到南通女子监狱，后又被

转到南京浦口监狱精神病院。整个

过程中，王亚敏已经完全丧失了意

识，什么都不知道了。当事后问及

是谁将她劫持到南通女子监狱的，

又是如何被从南通女子监狱秘密转

移到南京浦口监狱精神病院时，她

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想

不起来。据南京浦口监狱的一名狱

警说，王亚敏被送到浦口监狱时已

患有精神分裂症、低蛋白症，身体

极度虚弱，可以说刚送到的时候就

已经是生命垂危了。  

而直到此时，王亚敏的家人还

仍被蒙在鼓里。直至 2006 年 3 月 22

日王亚敏的丈夫去看守所探望王亚

敏时，才得知王亚敏已经被邪党诬

判四年徒刑，并且人早已被劫持走

了。至于王亚敏被劫持到哪里，家

中共酷刑示意图：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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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马航失联后，有人

说：“人一上飞机，生命就自己说

了不算了”。由此我想到，不仅是

飞机，就连去饭店、医院和乘坐交

通工具，都存在着这个问题。  

在小事上，人似乎能自己“说

了算”，在涉及生命安危时，这“说

了算”就有大的内涵了。看看这个

真实的故事：  

2014 年 3 月 1 日晚，昆明居民

大勇（化名）在昆明火车站候车厅

等车，准备出远门，不知为什么，

他在候车厅里怎么都坐不住了，就

想上厕所，于是他去了厕所。几分

钟后，他听到外面传来了惊叫声、

跑撞的杂乱声、哭喊声……  

他从厕所出来时，被面前的景

象吓呆了：尸横遍地，血流成泊！

刚才与他坐在一排座位上等车的

人，没有一个幸存的！  

大勇找到给他讲真相的法轮

功学员，激动得泣不成声：“你说

的是真的！法轮功说的是真的！”

原来，大勇在3.1惨案前几天，

遇到法轮功学员，明白了法轮功真

相，并声明了三退（退党、退团、

退队）。对方还告诉他：明白真相

能得福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他非常接受。 

我们身边，这样的事很多。像

大勇这样因为明真相而躲过生死

劫的人，心中再也没有了“好就在

家炼，为什么出来发资料、告诉人

退党是不是在搞政治”的疑问了。

 小议“说了算”
法轮大法是以宇宙特性“真、

善、忍”为指导的佛法修炼，法轮

功学员修的是慈悲。当人们顺应了

宇宙的特性（如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时，生命会得到上天

的庇护；而中共一贯战天斗地，迫

害善良，为天理所不容，其成员（党

员、团员、少先队员）也跟着面临

危险。 

那些灾难中的遇难者们，在中

共的眼里连个数字都不是，因为实

际数字是中共的“国家机密”。 

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

人生活在宇宙中，要顺应宇宙的特

性。记住“法轮大法好”的人，顺

应天意的人，生命就会由自己说了

算。（文／书哲） 

毒疫苗出现了，我的孩子没打；

毒奶粉出现了，我买进口奶粉；

黑砖窑出现了，我孩子不在那；

黄浦江漂死猪，我没住上海……

最令人痛心的是，当中共自编自

导“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

煽动仇恨时，当中共残酷迫害修炼

“真善忍”的好人时，很多人被中共

欺骗与洗脑，麻木地沉默着。 

社会就象一块田，你不种庄稼，

它必然长满杂草。正义不能伸张，邪

恶必然猖獗。而受害的，是所有的人。

乡下有句话：“犁不着你也要耙

着你”，只要中共存在，恶人就肆无

忌惮，老百姓总有中招的地方。如果

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你能发出这样

的心声：“别抓他，他是好人！”每

个善念善行都是正气的累积，它会使

邪恶遁形，使自己和他人受益其中。

（文／雨荷）◇ 

“幼儿园”咋成了“药儿园”
【明慧网】近期，陕西、吉林、

安徽、湖北多处幼儿园给学童喂药事

件曝光，全国各地反响强烈。陕西被

喂药的很多小孩已出现身体不适，有

的出现肾积水。愤怒的家长堵路，堵

校，向政府讨说法。有家长质问：“幼

儿园咋变成了‘药儿园’？” 

给孩子喂药，幼儿园称是为增强

抵抗力。实则是为提高出勤率，因出

勤率与幼儿园及幼师的收入挂钩。 

喂药事件和去年的“黄浦江漂死

猪”事件很类似：都是喂药，那次喂

的对象是猪，这次是人（“黄浦江漂

死猪”事件：养殖户为了让猪长得快、

卖相好，在饲料里添加抗病毒药、激

素、砒霜等。由于猪没有及时卖出，

毒猪自动死亡。养殖户不想花钱埋

葬，把死猪投到江河里，造成上万头

死猪“畅游”黄浦江）。 

这些年来，民众发现：中国每一

次大的社会事件，如果追查下去，幕

后总有一只黑手——中共。 

中共腐败治国，官员一方面昧着

良心大搞钱权交易，一方面忙吃喝嫖

赌，没时间也没心思做正事。仅以涉

及孩子的事件来看： 

这次西安涉事幼儿园自 2008 年

11 月到 2013 年 10 月，冒用其它医

疗机构的名义先后购进“病毒灵”

54600 片，枫韵幼儿园一次就批发了

10000 粒。外界置疑：“病毒灵”是

处方药，能随便卖吗？这么多年，监

管哪里去了？ 

“黑砖窑”摧残孩子，触目惊心。

后来人们发现，“黑砖窑”背后的“保

护伞”全是中共政府官员，不少公、

检、法人员是其股东。 

山西“毒疫苗”2007 年已曝光，

但一直未停止。2010 年出现近百名

儿童注射疫苗致死致残事件，“问题

疫苗”再度引起广泛关注。3 年多来，

对山西疫苗案举报不断，尽管证据确

凿，却总是不了了之。最终外界发现：

山西省卫生厅、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卫

生部部属企业是同一根利益链条。 

早在 2008 年 1 月，与三鹿公司

合作的新西兰奶粉公司就告知中国

方面：奶粉有问题。后来又多次告知

中共政府。但中共直到 9 月（奥运结

束后）才处理。那些因毒奶粉致死的

宝宝和结石宝宝无人过问。 

由于中共历次运动对正义的打

压，老百姓被打怕了，渐渐地都成了

“沉默的大多数”： 


